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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从水说起

大自然因何生生复生生，生生而不息？

大概每个人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这得益于三个最重

要的元素——阳光、水和大气。

不是有句老话吗？万物生长靠太阳。这话没有错，但

不够完整。因为，阳光并非万物赖以生存、生长的唯一元

素，万物生长还必须依赖水和大气。大千世界，万千生灵，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哪一个可以离开水和大气呢？

失去太阳的照耀，万物终将凋零；失去水的滋养，万物

终将枯萎。所以，还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说得好：水是

生命之源。是的，水和阳光一样，是人类及一切生物赖以

生存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万物对水皆有需要。人，作为地球上的唯一高级动

物，对水的需要自然也是更高一级的。

人类饮用水的最佳水源在江河湖海吗？非也！

当下，几乎所有地球人都知晓，那些隐藏于大山深处

的泉，才是最适宜人类饮用的水源。而那些富含各类人体

所需矿物质的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享受到的黄金水

源。

泉和名泉

“泉”，会意字，白水也。即，

洁白如银、纯净无尘之水也。

“泉”可观、可听、可品、可诗

赋，亦可入画，自古以来是文人

高士远离喧嚣、归隐修行、安然

浮生的绝佳之地。

魏晋·左思《招隐二首·其

一》有云：“石泉漱琼瑶，纤鳞或

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

音。”大意是，清澈的泉水在山石

间荡漾出泠泠之声，细小的鱼儿

在水里时而沉下，时而浮起，何

必非要欣赏丝竹音乐，山水流动

间清音的曼妙节律更为动人。似乎在问，人世间还有比

“听山水清音，赏飞瀑鸣泉”更清逸、高雅的事吗？

如果说名山大川、名泉古树乃天地造化，那么寄情山

水的名人佳作，就是天人合一的绝妙之境。

名山大川，不仰慕吗？名泉古树，不敬慕吗？最倾慕，则

是那些一尘不染、大笔如椽的隽永文章。无论名山大川还是

名泉古树，若是失去名人之佳作的照耀，还会熠熠生辉吗？

既然是静逸、清幽之境，也必然是文人雅士畅意抒怀、

吟诗作赋之所。依泉听琴音，枕泉吟诗赋，何等逍遥，何等

惬意呀。人与泉，诗与泉，画与泉，彼此映像，是不是相互

成就了声名，又涅槃了魂灵？不是神仙，也胜似神仙了吧？

我也有机缘神仙一回吗？这一声问，伴着我的思绪飞

向长天，载着我飞向久远的远方。刹那间，我神奇地穿越

到元时的济南，来到了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古往今

来，名冠天下的趵突泉最是文人雅士争相歌咏的地方，在

这里，我有幸聆听到大学士赵孟頫吟咏的《趵突泉》。

后来，我又跟随大学士的脚步游历了被称为“天下第

二泉”的无锡惠山泉。在惠山泉边，大学士依旧风采照人，

并赋诗《留题惠山》存念：“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二

泉。贪恋君恩当北去，野花啼鸟漫留连。”

一眨眼的工夫，神奇和机缘结伴而行，再送我来到了

宋时的杭州虎跑泉。一代文豪苏轼挥笔泼墨洋洋洒洒写

就佳作：“亭亭石塔东峰上，此老初来百神仰。虎移泉眼趁

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灌濯罢，卧听空阶环玦

响。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间去来想。”

也有一说，天下第三泉是杭州风篁岭上的龙井泉；又

或者，说是苏州姑苏城的虎丘泉。看来这天下第三泉的归

属，争议还是蛮大的。

话说矿泉

真正的人间好水，绝不在熙熙攘攘的繁华闹市，它一

定在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纯净、静谧之境。

凡灵秀之山，必有灵秀之水。灵秀的长白山，孕育出

无数灵秀的泉，星罗棋布一般散落在这座浩瀚而神秘的大

山里。

起初，没有人瞩目于这里的泉。

万众瞩目的是一池碧水，三江之源。一池乃长白山天

池，三江乃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源的长白山天池

烟波浩渺，深邃蔚蓝。作为关东大地的母亲河，三江以其博

大的胸襟养育了万千生灵。三大水系的滋养，开启了东北这

方热土的肇始和兴盛，让东北大地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浩浩荡荡的三江，它们的源头并非只有天池。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大

山深处的涓涓细流，那些犹如蜘蛛网一样密密匝匝的小河

都是汇入三江的源头。那么，小河的源头在哪儿呢？

小河的源头，在大山的更深之处，这里的老乡把它冠

之以“泉眼”的称谓。这个被称为“泉眼”的地方其实就是

矿泉水的源头。

时令已进大寒，这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候，户外天

寒地冻，滴水成冰。穿行于银装素裹的山林间，厚厚的积

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迎着凛冽的寒风艰难地前行，

厚重的哈气让眉毛、眼睫毛和帽檐染上了白霜。走着走

着，迎面而来的风陡然间和缓、柔和起来，山林间雾气霭

霭，气温似乎一下子上升了许多。“矿泉水常年恒温9℃，即

使三九严寒也不会结冰。”带路的老乡边走边说，“快看，前

面三四十米的地方就是泉眼了。”

所有的树木冰晶凝结在枝头，如梦如幻的雾凇奇景宛

若仙境一般。原本冰封的河面神奇地化开一条条水道，溪

流淙淙荡涤着坚硬的冰床。眼前，那汩汩滔滔、潺潺湲湲

的矿泉，浩浩荡荡地欢呼雀跃着，浩浩荡荡地放声歌唱

着。这是它竭尽“泉”力、“泉”心“泉”意地，奉上的一场隆

重的欢迎仪式吗？

欢快的矿泉，热情的矿泉，喜欢“大合唱”的矿泉！是

在欢迎我吗？一瞬间有些小得意了。

矿泉何以矿泉？

矿泉，自然是富含矿物质的泉。富含哪些矿物质呢？

以靖宇境内火山矿泉群中青龙泉、巨龙泉、飞龙泉等为例，

官方曾发布权威结论：青龙泉、巨龙泉、飞龙泉属低钠、低

矿化重碳酸镁钙型偏硅酸矿泉水，富含硒、钙、镁、钾、钠、

偏硅酸等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成分。

苦尽甘来

当时间拉回到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十年

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大多吃的是地表水、浅层井

水、河水及草甸子水。曾几何时，当远方的亲友跨越千山

万水来探亲访友，这里的老乡，心中是既欢愉又卑微的。

欢愉自不必说，卑微的是那一双羞于见人的被大骨节病折

磨得变了形的手……

每一次抉择和耕耘，都在等待一场苦尽甘来。

一定要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喝上健康的水！

几十年间，数十次引泉入村、引泉入城，让小城靖宇迅

速华丽转身为名副其实的长白山矿泉城。

当甘甜的泉水流进千家万户，如同久旱的大地逢遇甘

霖，泉水浸润着每个人的身体，也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田。

拨云见日终有时。几年之后，那些过去盼着亲人来

又怕亲人来的老乡，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机和活力。

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再也不用担心一双手会被人轻视、讥

笑了。当亲人友人来访，热切地握手、亲切地拥抱再也无

须遮掩了。

家家户户喝上了矿泉水，小城靖宇在匆匆的岁月里静

静地安好起来。

何其有幸，小城靖宇得遇良泉！

地球上有三大矿泉水富集地，乃中国的长白山、俄罗

斯的北高加索，以及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何其幸福，何其

幸运，小城靖宇恰好在长白山矿

泉水的核心地带。

矿泉传说

山有传奇，泉有故事。每一

个传奇，一定传递着一个理想；每

一个故事，一定承载着一个愿望。

在长白山余脉龙岗山脉的浩

瀚林海里，有一眼闻名遐迩的矿

泉——珍珠泉，方圆几十里的老

乡几乎都能讲述珍珠泉的美丽传

说。

据说，那一泓宛若珍珠一般

圆润、晶莹的清泉，是远古时代天

庭里的三仙女——佛库伦的眼泪

所化。很久很久以前，聪明伶俐、

美丽顽皮的三仙女佛库伦和她的两个姐姐恩库伦、正库伦

来到了雄奇壮丽、山水灵秀的长白山。

有一天，她们在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尔湖里沐

浴嬉戏时，突然飞来了一只嘴里衔着朱果的神鹊。神鹊在

佛库伦的头顶上盘旋了一阵后，将朱果丢下，恰好朱果落

入了佛库伦的口中。

三位仙女沐浴完准备返回天庭，却发现佛库伦已怀身

孕无法飞升。恩库伦、正库伦与妹妹依依惜别，而佛库伦

只能待日后生下孩子再回天庭。后来，佛库伦生下一个男

孩，并把他抚养长大。在长白山生活的岁月里，逢旱灾，佛

库伦带领乡亲们一起引水灌溉农田；遇山洪，佛库伦引领

乡亲们一起加固堤坝抗洪。智慧、善良、勤劳的佛库伦与

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到了佛库伦要返回天庭的时候了。乡亲们前来相送，

依依不舍，佛库伦看着挥泪话别的老乡，禁不住一串串泪

珠洒落大地。就在佛库伦飞升起的一瞬，泪珠落处，“哗

啦”一声，冒出了一股股清泉。泉水宛如一串串珍珠叮咚

作响，汩汩奔涌……

泉，不仅仅融入了民间传说，它也深深地融入了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景、情境和情感，人们早已习惯

以“泉”来表述和形容，文思泉涌、万斛泉源等，用以形容才

思敏捷；归老林泉、泉石之乐等，用以形容归隐闲适；饮泉

清节、廉泉让水等，用以形容清白节操；凯风寒泉、寒泉之

思等，用以形容思念老人；云蒸泉涌、林籁泉韵等，用以形

容景象壮观和天籁之音……

泉，既品味人生，又让人生品味。不是吗？

（于长海 摄）

泉泉泉

之之之

说说说
□初永春

岁月长河 松花石灿

宛若星辰 千古燿眼

石界新贵 美誉非凡

制成砚台 韵致流转

瘦骨质润 绿影清婉

起墨益毫 风采逸漫

康熙赞叹 赐赏英贤

踏入宫廷 华贵尽显

静雅风姿 如凤蹁跹

松花奇石 天赐佳产

白山江源 文化金笺

震旦密码 八亿年前

长白山魂 深蕴其间

四百春秋 似水流年

见证历史 沧海桑田

天地精华 灵气聚敛

松花石美 山水间绽

贵在天然 韵意绵绵

一方奇石 山水容颜

前世今生 情深梦牵

土生土长 眷恋故园

承载思念 情意万千

走来回望 爱意潺湲

松花奇石 大荒锦言

如诗如歌 长卷舒展

如画如梦 意蕴幽远

大地如笺 文字盛宴

石以载道 君子风范

生命与人 紧密相连

山川之美 石间聚揽

湖光山色 仪态娇婉

艺术精神 石中融涵

人石合一 禅意幽玄

阳光清风 相伴流年

晴耕雨读 松花石畔

问道奇石 心宁梦安

春溪花绽 夏径松欢

秋壑月照 冬峤雪漫

鬼斧神工 自然诗篇

时光浩瀚 传奇浪漫

凝作永恒 照耀宇寰

松花石颂
□曹景福

我的老家是瓦房店。儿时最美的记忆是浪漫的凉

亭山和静流的大沙河，中间夹着狭长的瓦房店。往昔岁

月，土地上的蔬菜和粮食作物品种不多，劳作后的补给

单调、不足，人们就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资源“粗粮细

作”“荤素搭配”，于是就有了跟瓦房店人豪放性情一致

的几道硬菜。

小时候最盼望的不是过年，过年的时候天气太冷，

冻得缩手缩脖，不太好玩。最有意思的是每年都有一个

季节跟着姥姥去大姨家吃杀猪菜。仿佛是秋季时分，不

像是冬季，因为吃杀猪菜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暖乎乎

的，穿的衣服也不厚重。小脚姥姥左领一个右拽一个，

后面还跟着几个，把舅舅家的孙子们和我们哥姐几个，

从南边城市里的孙屯（瓦房店西边也有一个孙屯，是农

村），带到万宝大姨妈家。几里地的路程中间要爬过一

道山坡，穿过一条没有护栏的铁道，哐哐当当呼啸而过

的长长的绿皮火车常常使我头晕心抖。我们人小路长，

姥姥脚小路更长，从早晨走到半晌午，才到大姨妈家。

吃杀猪菜全屯子人均有份，屋里屋外都摆了桌子。

大姨妈家杀猪，我们来吃，屯子里别人家杀猪，我们也来

吃。大锅里煮着大块的肉，熟了捞出肥肉切片，蘸蒜酱，

就酒吃，是男人们的最爱。大姨父往往就这样喝得醉醺

醺，眼神眯瞪着让姥姥多住几天。大姨妈家五个儿子个

个都能喝酒，不知道是不是与村子里这样的生活氛围有

关。看到他们一个个喝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我就吓得

像猫儿似的，紧紧偎在姥姥身边。去村子里吃杀猪菜，

爸妈有工作是去不了的，只有姥姥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去

赶热闹。除了煮白肉，最受欢迎的要数萝卜炖血肠，血

肠是一锅青绿的萝卜片汤里的点缀，汤是煮肉的汤，油

水足，非常鲜美。吃杀猪菜还要配一道小鸡炖蘑菇粉

皮。不知道大姨家一次杀几只鸡？蘑菇、木耳各泡一大

盆，我们的小手也要伸出来帮着洗蘑菇和木耳。蘑菇是

姨妈从野外采来的，里面长着肥胖的虫子，常常吓得姐

姐和我扔了蘑菇，跑到屋外呀呀大叫。这样的日子，人

多，热闹，看家狗也跟着欢实起来，屋里屋外地转悠，人

们啃剩的骨头成了狗狗们的佳肴，狗狗们也过节了。

长大离开家之后，再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美味和气

氛。前几年，同学群里小微发问：在北京哪里能吃到正宗

的猪血肠？他父母特别想吃。他说，有人给他介绍到某

省驻京办事处，但他吃过后觉得不是瓦房店的味道。我

和小微有同感，为吃一口正宗的东北血肠，专门去了一家

东北大城市驻京办事处所在酒店，血肠里好像加了一类

凝固的东西，有Q弹质感，却失去了家乡的味道，以致那顿

饭吃得没滋没味的，一整天都不爽。在北四环，以家乡命

名的大厦，菜肴挺高端，也吃不到正宗的老家味道。

大前年的五一节回瓦房店，看到病后的老爸食欲不

振，心里很着急。听说太阳村有家杀猪菜做得好的饭

店，同学彩凤派司机拉着我去了一趟。等了20多分钟，

买回一盆萝卜炖血肠和一盆小鸡炖粉皮。老爸一见这

两盆菜，很幸福的样子，脸上乐开了花，连连赞叹：“这好

这好，赶上过年了。”那天，老爸胃口大开，吃了两小碗萝

卜血肠一小碗粉皮，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我和先生也

大快朵颐，这顿饭菜解了我俩多年的乡味情。

后来，我们在瓦房店新玛特南边新农家门口发现一

个小商贩，卖血肠和猪头肉、猪蹄子、猪肘子之类的，血

肠很好吃。小商贩说，血肠拿回家用凉水拔上，吃的时

候用热水小火煮一下，捞出再切，蘸着蒜酱，用老家话

说：绝了！因为全家人都喜欢吃血肠，自从发现这个摊

位后，我们隔三岔五就要买一次。买的次数多了，小商

贩和我们熟络起来，也愿意搭搭讪了。他称，每天早上

四五点钟去村子里挨家挨户买猪血，自己加工血肠，味

道纯，干净卫生，吃着放心。有一次，我俩又来买血肠，

小商贩问先生：“你是三院的医生吧？”听说不是，他说：

“你和三院一个医生长得太像了。”这一问一答，一下子

把我们接上了家乡的“地气”，这种家乡的市井气息也是

我们多年没有体味过了。

回北京以后，有时候很想念小商贩家的这一口。我们

在住宅附近“遍地扫描”，终于发现了一家“哈尔滨锅包

肉”。对锅包肉我们没啥兴趣，但那里有一道蒜末血肠，味

道还行，就是大肠太肥，里面一块块肥肉嘟嘟，看上去不健

康。作为解馋之需，偶尔吃一顿也还凑合。前年十一过

后，再去，发现改换门庭了，血肠和小鸡炖蘑菇都没了。

瓦房店不仅杀猪菜和小鸡炖蘑菇粉皮令人垂涎三

尺，还有不起眼儿的小品小味儿也令人回味不已。以前

回来，小姑子常带我们去她家附近一个小饭店，那里主

打苞米 子粥就芹菜根、咸鱼饼子，那种咸香无以言表，

只有咱瓦房店人才会懂的。瓦房店的海鲜当天从海里

打捞上来，洗干净，放几片姜，锅里一煮，开口即熟，像一

块璞玉，葆有天然滋味。如果加辣子或者葱姜炒着吃，

像化了浓妆、做了科技脸，人工雕琢之感融进味蕾，失了

自然之美味。

一方人爱一方口味。有一年到广州开会，东北来

的代表吃了几顿广式菜肴，有点受不了了，说，顿顿汤

汤水水，吃了个水饱。每天晚上都要找几个北方代表

出去再吃一顿东北餐。1999年到香港开会，北方来的

两位代表因为吃不惯香港菜品，要求吃点大肉。主办

方就请大家吃麦当劳汉堡，这两位先生没有吃出家乡

的肉香，又吃不惯洋快餐的味道，满脸的怨气。

去女儿家，做饭要求少油少盐无糖无油烟。水煮

菜我还可以凑合着做，把切好的青菜放锅里，加一点

点油和少许水，盖上锅盖儿，开中火煮到菜塌下去一

些，开锅拌匀后再盖锅盖儿煮一会儿，然后加点盐，菜

就做好了，符合营养师的要求。炒肉怎么做？只见女

儿将肉丁用调料煨好静置几分钟，然后平底锅放一羹

匙油（这可是4个人的肉食用油啊），点火、放肉，中火

慢炒，起锅；锅中再放入配菜（一般是彩椒、洋葱、西

芹、芦笋等等不容易塌的菜），不加油慢炒至熟，再放

入炒好的肉丁和酱料，翻炒均匀、收汁，这道肉菜就齐

活了。当真吃起来除了有点香辣，这样的菜肴怎么看

着都流不出口水，不过除了口感不足，饮食方式着实

营养和健康，但吃得让人想家，想念小时候的味道。

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不到平衡的时候，我们该选择

哪个呢？

瓦房店的人情也如饮食一般，热烈而至诚，喜欢在

一起的，隔几天就要见上一面，男生女生都要喝口酒，就

酒菜必有大肉，花生米似乎也少不了，吃上几口就开始

侃大山，人声鼎沸，一桌赛过一桌，热热闹闹，让人怀

念。家人的团聚总是充满温馨气息的。近两年回乡，哥

哥几次把我们安排在良友家园北边的“刚记”聚餐，是叫

“饭店”，还是叫“酒家”，我没在意。记住“刚记”是因为

菜肴确实实惠、是味儿，特别是炸蛎黄让我们回味无

穷。家人们大都不擅烟酒，餐桌上的闲侃都是一些旧时

记忆，透出的历史、社会和生活背景，可以成为父亲留下

的往事记忆《回忆与杂文》的续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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